虽说，大脑是人的思维器官，没有大脑就没有人的智慧和认识，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不仅单独的大脑不能从事任何认知活动，就像手离开人体只不过是一块死肉，任何精巧的技艺都将丧失，而且正是身体的整体性活动决定着人的全部生存和认知。自古以来，人类文明所展示的全部丰富性、多样性、生动性、复杂性和发明创造性，归根结底都是源自具有无限创造潜力和无限的演变与延异功能的身体。正是身体给那些来自抽象的概念和逻辑形式的字词提供更为丰富的反馈、内涵和意义；也正是身体使人们能够进入或能够感受一种难以想象和难以表达的复杂的场景或境地。身体所知道和感受的东西是无比的丰富多彩，它常常使得语言显得是那样的贫乏、枯燥、干瘪和无能为力。尤其是文学创作和艺术创新，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杂耍、杂技、以及全部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等一切艺术审美形式几乎都要要依赖于身体。然而遗憾的是，至少在哲学史上，绝大多数哲学家都忽视了身体的认知功能和认知价值。一些人甚至得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结论，认为强壮的身体对智力发展有损无益。对这种狭隘的经验认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不只是对身体强壮者的偏见，对体力劳动者的轻蔑，更是对身体和认知、大脑和肉体、健康和智慧、劳动和知识、实践和认知之因果性，以及整个“身体场”、“知觉场”和全部身体潜能的无知。身体不只在思维和存在、心身或脑体的统一性上,较大脑具有优越的智慧性质,就是在结构和功能、情感和欲求的内在性上,也是其特殊的身体结构、肉体感觉、心理机能、情感需要、知觉能力、意向性、意识流、交感活动（consensualaction）、统觉作用、以及身体化（embody）行为等诸多因素一起决定了人类特有的认知和表达功能。其具体内容可以从如下几个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身体结构和认知功能

今天，人们普遍相信人的认识主要是来自那些对人的认知机制和认知过程具有巨大帮助的，以及主要是由大脑和绝对精神酿造而成的概念、范畴、规则、模型、逻辑推理等超越现实和具体的抽象思维形式，很少有人把总体性的身体结构、身体官能或身体感知能力看作人类思维的关键角色。在一般人看来，身体充其量只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模糊、混沌的感觉、知觉或其他感性经验，而不能给人以理性的秩序和清晰的信息，当然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那由概念系统构成的语言和由符号公式构成的逻辑思维或逻辑推理。因为身体与概念、观念、思想、理论和精神相比，总是具体的、个别的、经验的和实体性的存在，因此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身体超越思想，肉体超越精神，而只能是相反。然而，只要深入对身体认知能力和认知机制的研究，就会发现。身体绝不是只具有非组织化、非系统化、非抽象化，也即非逻辑化和非理

---------------------------

作者简介：张之沧（1948－），男，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南京 210097。
性化的功能。相反，身体比语言及其它的概念系统拥有更大的有序性、系统性、整体性和总体性特征。即便在语言和思维的超越形式中也具有更为决定性的功能。而且正是在这种说和思的超越模式中，我们才会真正看到身体是怎样起着说和思的认知作用。

当然不能否定人的聪明才智主要在于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然而这决不是忽视身体认知价值的理由。这不只是因为大脑仅是身体的一个器官，更重要的，是人的身体的整体性结构决定了人类特有的感官和大脑结构。正是“人作为能够直立行走的、无毛的两足动物”，才使得它有别于其他一切物种；没有这种特殊的身体结构，就没有人类特有的感觉和思维功能。对此，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早就论证：正是人类的直立行走，为大脑发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大脑长在人的两肩之上，免受地球引力带来的发育障碍，使得人的大脑因在各个方向上的自由扩展而较任何其它动物的头颅都更加接近球形，使得头的面积和脑的体积达到最大比例，使人的大脑具有最智慧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潜质。也正是直立的身体，使人的感官产生最大效用；使人的眼睛能够“高瞻远瞩”，能够随着转动的脖颈自由地巡视四周；使得两只耳朵能够听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声音，与眼睛一起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使得人的触觉能够感受到最细微的刺激、触摸、暗示和各种难以表达和述说的情感或爱意。

再者，思维和认知也绝不是单独的大脑行为。现代许多科学技术案例都证明，一位科研人员花费4小时的脑力劳动消耗的身体能量相当于一位搬运夫一个上午搬运工作所消耗的热能。这就足以说明，大脑思维完全是一种整体性的身体活动。就像一位刺绣工人，不只是在使用一双灵巧的手在从事刺绣工作，而是在进行一项脑、眼、手及整个躯体的综合性实践。尤其是现代医学所进行的诸多“换心”技术，更是证明：人的心脏不仅支配着或影响着人的情感、性格、情绪、审美、意志力，也影响着人的大脑思维、记忆、理想和抱负。

至于其作用机制，其实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早就提出“心物一元论”的认知“流射说”。他说，你要用各种官能去观察和思考事物；“不要以为视觉比听觉更为可靠，也不要以为轰鸣的听觉比清晰的味觉更高，也不要低估其余各种感官的可靠性。”比如“心处在对流的血液洪流里。它正是人们所谓思想力的所在地，因为围绕着心涌流的血液就是人的思想力。”[2] 由此，他结论：“人的知识随身体的改变而改变，人的智慧因身体滋养而日增。……他们的体质怎样改变，心灵中的思想也发生怎样的改变。”[3]恩培多克勒的这段论述虽然总体上看，有些不切实际，但他肯定身体认知的整体性作用，却不无合理性。
进一步说，也正是身体的结构和功能决定并证明，为什么一些原始部落或少数民族更喜欢利用身体、舞蹈、歌喉和各种古老的仪式、传统来表达他们的认知、习俗和世界；为什么迄今人类还是日盛一日地喜欢和与日俱增地产生着以人物为原型、以身体为摹本的文学、艺术、绘画、雕像、电影、电视、照相、摄影、皮影戏，以及形式众多的各种戏剧和舞剧，包括主要以声情并茂、多姿多彩的身体表现为特征的芭蕾舞剧、现代舞剧、哑剧、歌剧、话剧和名目繁多的戏剧等。这不只是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形式，还因为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是美的，只有人的身体才最美”。由此，尼采才坚持主张：人就是身体；其中“最优秀的公众性的身体，乃是世界的尺度。”而且总的来说，只有健康、完美而又正方的身体，思维才更敏捷，说话才更诚实，行动才更纯粹，生存才更富有活力。坚实的身体中包含的肯定力量不仅能使身体变得更强壮、更具青春感和生命力，还能将创造物与创造者统一起来，“使自我塑造成为人类最高的可能性之所在”。换句话说，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将比信仰陈旧的灵魂或知识更有价值和更令人惊异。因为人的身体自身就具有大自然通过时间所创造的各种物质形态和运动形式，能够反映各种有形的存在，构造极为复杂的认知对象。它不仅能够反映着高低、长短、前后、左右、大小、胖瘦、轻重、强弱等空间形式和物质属性，也能反映从机械运动到思维和情感运动等各种运动形式的基本特征。

正是基于对人体结构的研究，使得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由于人体结构的超时空性质，以及它所决定的认知结构的稳定性，使得现代人并不必原始人的思维进步，原始人的野性思维和现代人的抽象思维也没有本质区别，就像家狗和野狗，本质雷同。只是抽象思维主要借助概念和逻辑，野性思维主要借助身体的感觉和经验。为此，他通过对3813个神话故事的结构分析，证明“一切神话故事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单一的类型。”[4] 它们都具有大同小异的结构性质，比如都具有相同的故事、角色和主题。它们都是源自心灵深处一种无意识的机制和本能，比如都是源自爱情、仇恨和复仇等人类共通的基本情感；而且都与人类特有的身体结构和能力：“直立行走相关。”[5] 因为在他，凡是神话中的悲剧和灾难性事件总是与“跛足、淌血的脚、受伤的脚、软绵绵的脚”密切相关。斯芬克斯之所以是一个凶残无比的化身，且最后在智慧上败于人类，就在于人是两足直立动物，他拥有催生全部神话故事的“智能冲动”和恒常的结构与禀赋，而斯芬克斯即便是兽中之王，也毕竟是低于人类的物种。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继尼采之后，当代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也坚持认为：人类的起源和文明进步并非主要得益于理性思维，而是“直立的姿态、发情期的抑制、性欲的连续性、父权制家庭的建立，以及作为主要才能的视觉的出现，才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开端。”[6] 因此身体不仅从来都是全人类密切关注、议论、表达、描述、塑造、展示、刻画、揭露、谣传、赞美、喜爱、亲近、占有、寻欢作乐、蹂躏摧残、及至奴役压迫的对象，而且今天几乎全人类都试图通过各种努力以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改造、维护和完善身体,将人的生命视为最基本和最伟大的存在。类似福柯这样的人，还力主用自己的身体和行动来认识世界，来创新思想、理论和人生创新。他们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借助心醉神迷、奇想联翩，借助艺术家的狂达放纵，……以突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快感与痛苦之间，最后还有生与死之间的界限。”[7] 在他们看来只有立足身体这个充满野性的“无人之乡”，才有可能真正登高远眺，报告黎明曙光的出现，期待未来身体的全面解放。
二、身体场和知觉场
人的有灵性的身体当然不是指单纯的血肉之躯。或“空间上并列的各个器官的组合”，而是一种将全部肢体和器官都包容和整合为一体的“身体场”和“知觉场”。这个“身体场”或人类意识（human consciousness）不仅包括通常所认可的5种感觉和第六感觉“平衡感”，还包括“身体感觉”，即内感觉（proprioception）、“思想流”（the stream of thought）、主观情感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等感知或认知要素。在这里，“身体感觉不只是意指诸如‘疼痛’等一类明显的肉体感觉，而且指谓我的感性认识，诸如我的手臂和腿的位置以及我的右膝的痛感等。”[8] 具体地说，这种总体性的身体感觉，既包括感受重量、强度、力度、温度、湿度、高度等感应能力和感应形式，也包括快感、性感、美感、亲情感、友情感、怀旧感、思念感、关爱感、留恋感、幸福感等知觉感受；另外还包括人的心理感受和认知活动难以描述、表达和觉察的各种超感觉，比如普遍存在于人际间、亲人间的心灵感应，以及双胞胎之间的无意识交往等。正是这些近乎无限的身体感觉，构成人的认知基础和各种知识与审美的直接认识。至于“情感流”或“思想流”，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感觉到一种愤怒的突然爆发，一种击打或报复某人的想法，或者是想喝一杯水的强烈渴望，还可以将现存的各种记忆以及其他感知要素在横向和纵向上结合起来，形成某种感觉经验、认知意向，及至定律、定理、观念、法则和信仰。一句话，没有这诸多的感觉、知觉、欲求、渴望、经验和意向，就不会有语言和形象的产生，当然也不会有概念和理论的生成。因此，我们不能把“我或自我”与身体割裂开来。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和身体不可分割，就是在认知过程中，人之感觉对象也“只有通过我的身体与它的密切关系才能盲目地被辨认出来；而且它不是在完全的明晰中构成的，它是被一种潜在的和把它的不透明性和亲在留给它的一种知识重新构成或重新采用的。”[9]人之认知也不是认识主体在综合，而是身体在综合，是身体固有的认知能力或知觉图式“在感觉间的世界中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10]
因此只有身体，特别是一种身体性的思维（bodily thinking ）才能够创造新事物，给人新奇感。正是鲜活的身体在暗示着它们的持续性发展比一种僵化的形式更具有生命力、多样性和丰富性，暗示着一些新鲜的和更为复杂的事物总是能够不断地产生。而且只有身体暗示才能够意指一个人行进的正确方向；才能够有助于期待正确的一步，而无需界定何谓正确的方向。身体的复杂性就意味着拥有一个与那种形式化的方向不同的指向。这不只是因为身体感觉、身体经验包括着你的肌肉感觉、四肢感觉、背后的感觉，或者是你对桌椅板凳的感觉，更是意指你对周围环境、生活状况，以及各种人事关系的感觉。一句话，“我们的身体承载着我们的境遇，承载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身体完全能够担负起平生拥有的各种经验，而且在任何时刻都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新东西，或一种新的和更为复杂的手段与步骤。”[11] 

正是基于对身体认知价值的充分肯定，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着重论述了身体的认知功能，指出，人的一切感觉、知觉、体验、联想力、现象场、对回忆的投射，以及客观思维等认知要素，都与人的身体结构、身体要素、身体功能紧密相关。在这里，身体摆脱各种离散状态，尽一切手段朝向自身运动的一个结果，将协同作用的现象显现在身体中。因此我们不能把自我意识或人的灵魂从自己的身体中清除出去，使身体成为一架彻底清理过的机器或纯粹的躯壳。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不是由两种外在的东西，即客体和主体之间的一种随意决定来保证的，而是每时每刻都是在存在的运动中实现的。在运动中，“我”通过第一个入口，即生理学入口进入身体时，就会在身体中发现心理学、脑科学、思维科学和哲学所谓的最抽象的概念“存在”。这种存在与身体共存，与具体化了的主体的我共存。“我通过我的身体理解他人，就好像我通过我的身体在感知物体”。我的身体，我对身体动作的描述，我的身体拥有的意向性和赋予认知对象的意义，以及我在身体中辨认出的统一性和我所接受的世界结构融为一体；并最终超越传统哲学中所谓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他物，以及身和心的两分法；使我的身体，我的生命每时每刻都朝向超验的物体，并最终使得认知综合“发生在物体中和世界中，而不是发生在思维主体这个形而上学的场域中。” [12]
也正是针对这个现实，法国的新尼采主义者才坚持“身体一元论”，指出，“身体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身体才是一切认识、文化艺术的起点和全部价值、审美和道德的标准；才是获得知识、成就事业、完善人性、实现至美至乐的人生和推进人类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才是用各种符号，包括眼神、表情、神态、形态、姿态、动作、感应、反映、声音、语气、心情、憎恶、远离、亲善、贴近等各种身体要素和生命表征，书写和表达的一架最精致巧妙、及至无所不能的“智能机”。身体既是感觉、经验、真理、美德、至善和审美等各种认知与智慧的源泉，也是积累和储存人类智慧的信息库与知识库。大脑既从属于身体，也从属于大地，没有水和大气，脑一刻也不能存在和运动。正是人的组织器官、生命要素、身体欲望、行为实践、感性知觉、兴趣爱好、认识冲动、好奇心、求知欲、潜意识、冒险和尝试、非逻辑思维、以及锲而不舍的自由意志，一起构成人的认知和发明创造的源泉。所以“我”决不意指一种灵魂或心灵。“我在我的身体中，我就是我的身体”。如果人们还能在对身体的知觉中谈论些什么，那也只是自己解释自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才说，“我全是身体；灵魂不过是身体的附属物。”把人看作是有信仰的、受控制的、神秘的或神圣的理性话语，完全是对人性的无知。人就是身体的存在。人的进化就是从古猿到古人、新人和现代人的身体的进化。回归身体，从身体角度重新审视一切历史、文化和传统，有着颠覆乾坤的价值。

三、身体思维和身体智能

如果说，传统认识论以至是强调理性思维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在美国学者S.W.Holmes看来，一种超越各种感觉的总体性身体智能（body mind）[即我所谓的身体思维（body thinking）] 则直接决定着人的认知活动。这种身体智能不仅包括对各种物理要素的感应，还包括比理性思维更为丰富的内心感受、体验、激动、兴奋、冲动、诱惑和欲望，以及比逻辑推理更优越的感知力、领悟力、求知欲与智慧（包括谋生方法和技巧）。这些感知和认知实质上就是“我们对在场对象的认识”。就其感性确定性而言，它几乎是一种无限丰富的知识。因此强调身体智能的认知价值，实际上就是在重新确立认知内容和感受形式。正是身体固有的生命冲动、感知能力、生成功能，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共生性等，决定着人的总体进程和一切意识活动。为此，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日益注重“生命的内在游戏”（the inner game of life）和身体的自发作用。比如，美国学者J.Varela就将认知活动归功于人的身体化作用；认为人类知识“取决于那与我们的身体、语言，以及我们的社会历史，一句话与我们的身体化行为不可分割的世界”。“它是从我们的智能或知解力中所涌现的一种连续解释的结果；而这些知解力就置根于我们的生物学的身体化的结构中，并存在于或经历着一个同感活动和文化历史领域。”[13]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常识性认识就是我们的身体性认识和社会历史。
为此，W Holmes还将人类智能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即身体智能、小智能和大智能（body mind, small mind, and big mind），而且特别强调身体智能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大脑而无意识地起作用的body mind 较作为身体的一个特殊部分而存在的大脑思维具有更大优势；它往往是作为整个身体的控制中心而活动。它拥有一种我们迄今还不能理解的、超越身体的神秘力量。比如，能够慰抚人的心理的催眠术就证明：“如果我们的大脑能够接受来自mind的有关胃将如何运动的建议，我们的胃就会恭顺遵命。”[14] 尤其在今后的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身体将会进一步发挥它的认知、书写和从事各种社会实践的潜能。此时，身体不只是整个社会的渴望、焦虑、矛盾冲突和暴力、战争的场所，也将是确立新思想、新观念，批判现代性，弘扬后现代意识、非理性主义和后人类进化，推动整个社会变革、建构全新世界的原动力。
因此人类智慧并不只是指谓大脑思维，还指谓身体智能或身体思维。只是人们通常没有认识到身体参与思维和从事理智活动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大脑也服从于身体的整体化作用，参与“生命的内在游戏”（the inner game of life）和身体的自发性活动。比如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神话、巫术等认知和实践形式，就主要依靠的是人的身体活动和内心感受，而不是依赖的科学实验或逻辑推理，而是依赖那些以直观、虚构、想象、猜测、臆想为特征的非逻辑的认识方法和认知能力。没有这类原始思维，就没有后来成熟思维的发展，它所拥有的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同样也是人类智力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方法和创造途径。

这一阶段上的认知活动是事实综合的，而非概念分析的；是未分类的，而非界限分明的；是流动的，而非固定不变和不可逾越的。它既拥有一种基本的“生命一体化”或“行为一体论”的特征，又意味着人类智力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说明，为什么一些原始部落或民族，更喜欢利用身体、舞蹈、歌喉和各种古老的仪式、传统来表达他们的认知、习俗和世界；为什么迄今人类还是与日俱增地产生着那无穷无尽以人物为原型、以身体为摹本的文学艺术，以及由性而生的法律、社会结构与社会规则等。因为人的认识不只是要通过自我的生活经历进行思考，即通过发生在我自身的一系列事件、经验和感受进行思考，更重要的是认识直接就是源自身体的欲求、意向、表现、暴露、行为、记忆、梦境、幻觉、陈述，以及身体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环节与链条。因此，身体不仅必然包含着性、性欲，以及各种极为复杂的意识、欲望与禁忌，而且还直接制约着作为造物主的人的全部观念、文化和语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一部身体的历史，既是一部政治经济、战争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神话和真理追求的历史，也是一部充满英勇、神圣、正义、善良、罪恶、苦难、悲剧、色情和垂死挣扎的历史。正是这形形色色的身体成为一切意义的凝结点，成为刻录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的场所。

上述，强调身体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价值，当然不是要完全否定大脑思维对于认知的重要性乃至决定作用，只是旨在强调：大脑决不能单独进行思维和认知活动；认知是包括大脑器官在内的人的身体的整体性行为；身体是一个有机系统，它将肉体与兴趣、欲望、冲动、本能、情感、精神、雄心、勇气、魂魄、意志、思虑、情智等诸多内在因素融为一体。另外，不要说人的整个身体，就是“五官感觉的形成也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15] 因此决不可以离开自然历史、社会实践，及其最终产物人的身体，来抽象谈论人类思维和及其认知能力。现实中，人类“对于爱、权力和知识的渴望”，即“爱欲(libido amandi）、力欲(libido domandi）和知欲(libido capiendi）”总是紧密关联的。人的身体是社会化和性欲化的身体，而且日益具有深远意义。“视觉、知识、真理和身体”是一个相互缠绕的整体。在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文艺复兴时期，曾盛行“最优秀的公众的身体乃是世界的尺度”；今天突出“身体是知识和真理的尺度”，决不过分。再者，这种思想即便是和黑格尔的所谓“没有在思想中的东西，不是曾经在感官中的”哲学立场和认识论相比,[13] 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其身体思维的辩证法显然是鹤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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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ody Thinking

Zhang Zhi-c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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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can’t owe people’s cognition to the brain, and ignore the body’s value of cognation. Actually, it is that person’s body structure, body desire, body action, body intention，body love, the impulsion of understanding, curiosity, thirst for knowledge, the subconscious, free will, body field, perception field, body thinking, body mind, creativity and non-logical thinking altogether become the source of people’s cognizing and intelligence. So people’s body thinking just is the real and great wisdom, is the beginning of whole knowledge, culture and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s the base of the gaining knowledge, accomplishing cause, and perfecting huma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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